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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钱英

2015 年9 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下发，新一轮国企改革全面开始。各方预计2016

年，国企改革将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指导意见》主

要目标是，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

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

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更趋合理，造就一大批德才兼

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培育一大

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

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

增强。

央企改革试点方案急待出炉

从2014年7月国资委公布6家中央企业试点

改革至今，已一年有余。尽管中粮集团的国有资

本投资公司试点方案还未正式公开，但相关改革

策略、改革目标和方向，已渐渐浮出水面。

近日，中粮集团的一位管理层人士披露，早在

2015年上半年，中粮有关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

方案就已经完成，核心内容是从股权的多元化入

手，在引入产业、基金、民营、外资等各种资本的同

时，“通过实现国际化全产业链、业务板块分拆上

市、引进职业经理人等办法，将中粮打造成一家以

粮油食品为核心主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目前，中粮旗下共有11家上市公司，业务范围

涵括种植与养殖、农产品收储物流、粮油食品贸

易、农产品加工、屠宰及肉类加工、地产、酒店等多

个领域。

另据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网站消息，目前公司

试点改革总体方案已经获得国投公司党组和董事

会批准，公司近期将印发有关文件，对各专项改革

工作进行部署，积极稳妥推进试点改革工作。国

投公司试点改革的目标，是将公司改组为国有资

本投资公司，成为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本的公司

制企业。为此，国投公司将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

推动形成基础产业、金融及服务业、前瞻性战略性

产业、国际业务四大战略业务单元；按照“小总部、

大产业”的原则，重新梳理总部的职能，加强监督，

重塑总部组织架构；建立市场化运营机制，进一步

激发活力。

国资专家李锦表示，现阶段国企改革已由“设

计图”走向“施工图”，顶层设计方案出台后，下一

步将进入到试点企业经验和配套文件出台阶段，

试点企业的经验无疑会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对

于中粮集团和国投公司这两家作为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试点公司来说，改革的力度将加快加

大。其中，中粮集团“动作”会很大，中粮在打造全

产业链，在清退一批、重组一批、创新发展一批方

面，在全国央企中是“动作”最快最大的一家，中粮

集团围绕产业链调整就进行了上百次的兼并重

组，而国投公司则更关注平台框架如何建立、投资

和经营的两个步伐如何处理。

地方国企改革有望领先抢跑

随着地方“两会”召开日期的临近，新一轮地

方国企改革浪潮有望在2016年全面加速升级。而

一些改革步伐较快的省市，目前也正在积极制定

相关细化方案。

2015年12月22日，在江西省新出台的《江西

省属国资国企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2016年1月

份至2018年底，江西将全面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实

现省属国有资产总量、营业收入双超万亿元。

方案明确，至2018年底，江西省要通过整体上

市等方式，使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省属国有经济

的重要实现形式，80%左右的省属国有资本向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端服务业、传统优势产业和基础设

施与民生保障领域集中。同时，要让一些国有资

本从不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中有序退出，至2018

年底，完成4家至5家省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改组组建工作，形成功能定位相对明确、良性竞争

相互促进的运营机制。

另一方面，作为地方国企改革的排头兵，上海

国资国企改革更是一路领先。早在2013年年底，

上海就发布了国资国企改革20条。如今，两年时

间已过，无论混合所有制改革、国资流动平台运

营，还是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均取得了不俗的

进展。

上海市国资委副主任林益彬此前公开表示，

下一步上海将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上有新突破，

进一步健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同时，推动企业集

团改革，全面完成市管国有企业公司制度改革，基

本实现产业集团和具备条件的转制科研院所整体

上市或者核心业务上市。

李锦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未来5年国企改革从顶层设计的‘蓝图’落实到

‘施工图’，需要更清晰的改革思路、缜密的改革布

局、有力的改革举措，保障改革政策举措‘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回首2015年，“国企改革”是贯穿全年的高频词。

这一年，被称为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关键之年”。虽然国有企业经济增长“换挡

降速”，面临严峻挑战，但改革依然“快马加鞭”，一个个过去被表面搁置而内在发酵的

改革难题，摆在社会聚光灯之下，纤微毕现。

春天，混合所有制接续上一年的讨论，资本证券化热潮不期而至，推动“互联

网+”和“中国制造2025”相融合在两会期间成了主调；夏天，对装备制造业的产能走

出去进行部署，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宽了国企发展的外部空间；秋天，国企改

革顶层设计在上百次修改后终于出台；到了2015年11月，国企改革配套文件还没出

齐，供给侧改革大旗高高举起，结构优化成了主题，央企重组10天公布3家……太多

新变化，太多新气象，太多猝不及防。然而，始终有条主线鲜明地摆着：这就是国企

改革。

在这一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了11次会议，有6次研究国企改革。

设计图、指导意见紧锣密鼓地提出，内容涵盖了国企发展的诸多领域。这不仅意味着

改革阶段的递进，当然也标志着改革阵痛时刻的迫近。

国企改革已由
“设计图”走向“施工图”2015，走过国企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

李锦

在央企重组喧嚣了一年之后，进入

2015年12月份突然发力。仅短短10天

就有 3 起重组，涉及 6 家央企近万亿资

产。2015年重组的央企已达10家，为近

5 年来之最。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在

2015年12月11日国新办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透露，央企重组还会继续。

人们明白，现在的央企重组是另一

场改革推动而成，这是供给侧改革一项

主要内容，在没有供给侧改革之前重组

就是重组，现在是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

下的重组和清退互为支持。

从2015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首提“供给侧改革”以来，这个词就不断

出现在各类中央会议中，一直延续到

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以市场配置资源和产业链条提升

为主，保持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级链条水

平，效益的追求更加明显，这两个“中

高”是供给侧改革和国企改革的共同目

标。两场改革在这里合流了。

2015年已过，留给2016年的是国企

结构改革年，也是清退产能年。对一些

亏损国企无疑是“要命”之年，过关之年。

国企改革还没有落实，又是供给侧

改革，两场改革是替代还是重叠？可以

这样理解，国企改革是以产权为主要内

容的改革，国企供给侧改革是以产业结

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两者是相辅相成

的两种改革。

2015 年的改革把初期目标定格在

2020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相

一致。供给侧改革把初期目标定格在

2017年，时间更为紧迫。在向着全面小

康最后冲刺的队伍里，国企仍然是主力

军。全面深化国企改革与国企供给侧

改革，也与前后的五年规划实现了有机

对接，将以“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

疾步稳”“纵深推进”的良好姿态迈入

“十三五”。

“十三五”为国企改革提供了一个

大有作为的天地，国企改革为“中国号”

巨轮装上了一个巨大的发动机。2016

年，把改革的主体框架搭建起来，四梁

八柱性质的改革将明确标注出来，排出

优先次序重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头3

年是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3年，2016年

是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年。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实现中

高速与中高端水平“双高”要求的根本

性动力源泉。问题是国企改革要找准

2003年以来的新问题，形成解决问题的

新的逻辑体系。

2015 年 9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

导意见》公布，这份新时期指导和推进

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的“神秘面纱”

终于揭开。

这份长达八大章、30小节的国企改

革文件出台后，国企改革九个配套文件

相继出台。央企、地方国企加快了落实

改革举措的步子，如推进国企分类改

革，探索体制机制创新；积极引入其他

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

多元化；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

持股等等，陆续进入试点。

事实上，对于国企何去何从，决策

层早已作出明确表态——国企不仅不

能削弱，而且要加强。

《指导意见》出台后，各种舆论反映

总体上是平和、理性的，和之前两年多

时间里的各种讨论、争议形成了对照。

这种舆论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历经

修改的《指导意见》，基本达到了寻求最

大公约数的效果。

从《指导意见》来看，分类改革是为

了让国企与市场的深度融合点走向市

场，让活力迸发；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是

为了打造充满生机活力的市场主体，完

善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激发企业的内

在活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引入

各类资本的外在活力；推动国有资本合

理流动优化配置，是清理堵塞，是造就

新的活力，让“营”这一目标得以实现。

这四大部分，实际上都是从解决经营权

入手的，是围绕活力来说事的。至此，

一个政策的逻辑体系初步形成。当然，

理论体系还没有形成，使得这场改革更

像是资源与利益的重新调整，更具战略

转型特征。

从这个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感受

到，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摸索、试探，

到明确目标，再到体制变革，正在解决

一个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过程

中国有企业如何发展的难题,也是公有

制与市场经济融合的难题。

2015 年全国两会，李克强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表明有序推进混合所

有制。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

见》的出台，更对混合所有制明确提出，

“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

成熟一个推进一个”，而且“严格程序、公

开公正，杜绝国有资产流失”。这种口语

化鲜明的告诫正是对此前种种现象的回

应，显现出国企改革曾经有过的浮躁。

自2010年之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

度持续降低表明，经济转型不再是一个

未来的选项，而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从

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实

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

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已成为我国经

济转型的目标战略。

问题在于，如何获得实现这种转型

的动力？2015年全国两会，央企老总们

竞相发言，传统业态、传统行业的衰落与

“互联网+”催生而来的新产业、新业态

的突起，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来自各

中央企业负责人的思路犹如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一时间，围绕技术创新的议

论蜂起，虽多是表态，但不乏真心。

如果说围绕技术创新的转型升级议

论是从内部寻求突围，那么深化和拓展

对外开放则是从外在空间寻求突围，当

然也是产能过剩的释放需要。2015年6

月，央企议论的重点转向执行“一带一

路”战略。中央企业对外开放“新”在何

处？就是要在产业和能力的输出上作出

好文章。最终取决于与“一带一路”国家

的合作成功与否。中央企业在新一轮对

外开放中的“三高”指向是，中高速增长、

迈向中高端水平、在更高层次上嵌入世

界产业链条。

2015 年 7 月，一场资本市场保卫战

在央企打响。当股市出现巨大震荡，全

社会目光停留在资本市场的时候，习近

平总书记在东北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

我们要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搞好经

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实体

经济。激活实体经济成为后期稳增长

的关键所在，而作为实体经济的排头

兵，无论从产业安全还是经济发展来

看，国有企业在其中都承担着最为重要

的角色。

2015年，国企似乎一直在突围。其

实，围墙一直是存在的，只是人们没有注

意，或者是速度的光环夺去人们的视

线。国企面对的是一个“新常态”。

“新常态”，首先是经济增长上的困

境。GDP 增速自 2010 年一季度达到

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荡下行，直

至2015年的6.9%，而且尚未扭转下行趋

势。这就使中国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

经济的主要问题可能是结构性问题，而

非周期性问题，不能用解决周期性波动

的宏观政策去应对。目前，国有企业在

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行业、重化工行业分

布较多。

“新常态”，也包括体制机制上的困

境。这点人们心中都有，只是嘴上很少

有说。政企分开这个最大的难点从

1984年提出以后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企

业不能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这

个婆婆管得太多，企业活力少了，效率

下来了。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战线太

长，使国有资产竞争力减弱。国有经济

创造了总工业产出的不足与过剩同时

存在，形成我国经济增长悖论。更为人

们关注的是，国企内部人控制，腐败加

剧。

每个历史阶段都有每个历史阶段的

难题，但同样，每个历史阶段也会催生解

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中国国企正遭遇外

需回落和产能过剩的双重冲击，国际竞

争与国内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中高速

与中高端水平的“双高”要求。这就是中

国国企2015年面对的使命与任务，要求

从国企改革中寻找新的红利。

国资委主任张毅指出，对于国有企

业来讲，适应新常态，关键是加快推进经

济结构优化调整，做好加减乘除：加法是

要立足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

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加快发展新技术、

新产品、新业态，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

业；减法则是要支持企业兼并重组、优胜

劣汰，加大亏损企业治理力度，积极盘活

存量，稳妥化解产能过剩风险；乘法是要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

科技、管理、市场、商业模式创新；除法是

要打造高回报率、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

的盈利业务和特色优势项目，提高劳动

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

“新常态”下，国企寻求改革新逻辑

“关键之年”，国企寻求变革的四面出击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一座里程碑的树立

供给侧改革，把国企推到新转折的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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